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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想齐鲁，心就跳舞
□陈正宽

山东，为孔孟桑梓之邦，文化发
祥之地。说到“齐鲁”，翻中国古籍，确
是耳熟能详、触目皆悦的美词。临淄
为齐首都，曲阜是鲁圣城。至于言及
齐桓公、孔夫子，更如日月在天，景仰
不迭。文化中原，至齐至鲁，成为词
组，镌刻在自已幼小心版上，历久弥
新。

在我祖籍的老潍县，距今七十
多年前，发行过一份石印四开小报
齐鲁日报，这是教我的，头一个“齐
鲁”；二十世纪初，济南有一所齐鲁
大学，与山东大学并驾齐驱。这是
教我的，第二个“齐鲁”；中国实行
改革开放，出了名贯全国的齐鲁晚
报，这是教我的，第三个“齐鲁”。如

今，年过八旬的老头儿，我，一想
“齐鲁”，心就跳舞。这里我要说的，
是与齐鲁晚报的不解之缘。

平生为文成癖。先前，我还把投
稿注意力放在大报与文学期刊上。
齐鲁晚报头一回吸引我的，是它的
青未了副刊。我品味着佳名的由来。
诗圣杜甫诗：“岱宗夫如何？齐鲁青
未了！”好呵好，青未了！齐鲁何处不
芳草。景其名，赏其报，品其绿，投其
稿，方格写，键盘敲，一发不可遏，廿
年心气高。这个“廿年心气高”，非为
夸张之辞。把电脑上《齐鲁晚报拙作
刊稿编年》拿出来，一目了然。拙作
杂文第一篇：《汉武帝为什么开后
门》，登在1993年1月10日青未了上。
拙作散文《1956年，沈从文泉城写
意》，登在2013年2月28日的青未了

“人文齐鲁”上。
也就是说，我从1993年1月10日

刊稿，到2013年2月28日刊稿，其间不
多不少，整整20年，与齐鲁晚报青未
了，长相厮守，为文不苟。这里头，要
说故事，就多了。

记得其间，报社有三次比较大
的征文活动：一次是1997年7月26日，
报社与明天出版社联合举行“明天
杯读书征文”，我写了《我的〈人间词
话〉抄本》，登了；一次是1999年9月14
日，“景阳春杯建国50周年征文”，我
写了《小朋友不老》，登了；一次是
2002年8月19日，“老同学杯有奖征
文”，我写了《采莲女》，登了。并且，
承蒙诸位编辑高看，三篇拙作，都得
过奖。这里，让我印象特深的，是由
投稿所交的编辑朋友，像刘逢进君、

李秀珍女士、于冠深君、张金岭君、
徐静女士……古话说，君子之交淡
如水。投稿来往中，上述诸位的事业
心与人情味，常常让我在静夜思中，
肃然起敬。

青未了办得好，是因为它有朝
气蓬勃的版面，更是因为它有一大
帮子精神高扬的编辑。而报纸的精
神状态，作用于我，即使上了岁数，
也老而弥坚。这二十年，是我从六
十岁到八十岁的二十年。投稿———
从手写文稿，到敲击电脑；从拼音
打字，到五笔习好。都说“人过四十
不学艺”，我偏是六十学电脑。杜甫
不是说，“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
了”嘛。好呵好，青未了！八十全当
二十活，电脑笑了说，你不是说来：
小朋友不老！

读报时，目光如与父亲相遇
□庞洪锋

1988年3月，我的父亲由乡人武
干部转为县文化局负责人。父亲一
直就是一个文化人。

单位订报刊，办公室把订报目
录报到我的父亲那里，父亲看完，
说，添上这个吧！办公室主任凑过
去一看，是齐鲁晚报。于是每个科
室都订了一份齐鲁晚报。

翌年，家有高考生的司机师傅
靳新然报来一个好消息：他的女儿
考上了山东师范大学。他得意地
说：我的女儿也爱看齐鲁晚报，开
始，我怕她看报耽误学正课，没想
到，女儿说：看齐鲁晚报，是一举两

得。一来可以放松，二来可开拓视
野，增加知识积淀。齐鲁晚报上的
稿件知识面宽、入情入理，读后心
里清爽、亮堂。那年的高考作文题，
齐鲁晚报的稿件曾经涉及过。他的
女儿读东西仔细，那篇文章当时曾
引起过她的兴趣。她读了还记笔
记，写了体会。没想到，关键时刻竟
然派上了用场。她像没摔跟头就拾
个大元宝似的得意得很，非常有成
就感。老靳还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
我的父亲是他孩子的贵人。

有一年，县上抽了我的父亲和
另一个干部马全搞一项调查。调查
对象是某局科长高景政。有人匿名
举报他在“文革”时打过人。当时，

这个人已经被挂起来，父亲和马全
经过调查发现有不少疑点，信里说
的打人的地点就含混不定，高景政
的打人之事没确凿证据。本着对组
织和同志负责的态度，父亲和马全
并没有匆忙定论。又继续经过多方
取证和了解，父亲和马全初步确定
高景政打人不成立。其间一天父亲
去邮局给我的爷爷汇款，看到高景
政在订报，其中就有齐鲁晚报，邮
局的同志说，老高年年订齐鲁晚
报。父亲心中的天平，此刻更倾向
于高景政打人不成立。父亲和马全
整理汇报材料时，实事求是，有理
有据，否定了对高景政的打人指
控。组织上很快恢复了高景政的工

作。喜欢齐鲁晚报的父亲为也喜欢
齐鲁晚报的高景政还了清白。

“你在报上划红道道是什么意
思？”有一次我问父亲。父亲笑说，这
是特别值得读的地方。“蓝道道呢？”

“这是从没听说过的地儿。”1994年4
月，父亲退休了，他就一直自费订阅
齐鲁晚报。父亲把他看过的齐鲁晚
报按月叠整齐，让我的母亲拿针锥
子扎眼穿上麻线，装订成册。隔段
时间，父亲就再重新浏览一遍。父
亲说，这是温故而知新。

2010年3月，父亲查出患肝癌，
第二年5月，父亲永远走了。我如今
每天读齐鲁晚报，目光所及，总能
感受到父亲读报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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